
■■■■■ ■■■■■ ■■■■■

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奕霖 美编：陈海冰

A08

看
今
朝
，革
命
乐
观
主
义
尤
可
贵

—
—

纪
念
海
南
解
放

周
年
特
别
报
道

70

记
者
手
记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在冯白驹等人被围困
在母瑞山的 8 个月时间
里，环境之艰苦、条件之恶
劣远超常人想象——没有
吃的，以野果野菜充饥；没
有穿的，用树叶遮体；没有
被褥，便烤热芭蕉叶，既当
席子又当被……

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
困苦中，他们没有绝望，仍
然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冯白驹还曾幽默地对
大家说：“敌人把我们关进
了母瑞山这座炼丹炉里，
我们都像孙大圣一样，练
就金睛火眼、钢筋铁骨，待
日后冲破炼丹炉，我们就
更神通广大了。”他们心中
的理想信念之火，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投身到
这伟大的征程中，为了民
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复兴奋
斗终身。

“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前进的道路没有坦
途。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
神不止革命战争年代需
要，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
同样重要。当前，我们正
面临着诸如疫情防控、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建设海
南自由贸易港等重任，我
们每一个人都要继承和发
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认
定目标、不畏艰险、自信乐
观、勇猛精进，向上向善、
直到守得云开见月明。

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程中，母瑞山两次保留革命火种

巍巍青山存薪火

琼崖革命遗址寻访 海南解放英烈谱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符明经：
投身革命 一往无前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实习生 陈宋釜

3月的母瑞山，绿树成林，芳草青葱，鸟鸣花香，潭水湍急。
“在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征程中，母瑞山两次保留了革命火种。”3月16日，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83

岁的园长王学广说起母瑞山在琼崖革命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92年前，琼崖红军在母瑞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发生过许多令后人铭记的故事，上演了革命火种绝处逢生的奇迹。

■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王学广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园长，也是母瑞山上的“红
色讲解员”。1991年，担任中瑞农
场工会主席的他，开始筹建场史

馆。正是这次筹建场史馆
的工作，让他了解到了许多
当年的故事。

“第二次保存革命火种的8个月
里，我们许多革命战士都是非战斗
死亡，饿死、病死、被毒蛇咬死。其中
有9名战士当时在一棵大树下休息，
坐下去就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在
母瑞山革命纪念园的将军雕像前，
王学广一遍遍地向前来此地参观的
游客讲述着那段无比艰难的历史。

恶劣的环境让许多战士病倒

了，大部分人患夜盲症和水肿病，
没看到革命的胜利就已离世。

“但与此同时，革命的星星之火
仍可燎原。”王学广说，革命的火烧
到了当地百姓的心中，有不少青年，
不顾敌人重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
翻山越岭给红军下山买粮食，搞情
报，配合红军打击进犯之敌。有的
还把自己打猎用的火药送给红军使

用。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红军战
胜了无数困难。

王学广说，冯白驹将军在总结琼
崖革命斗争胜利的原因时，做出了

“山不藏人，人藏人”的高度概括。在
革命低潮时期，不是山藏了人，而是
革命的群众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保
护了革命火种，使琼崖革命取得了最
终胜利。 （本报定城3月16日电）

岁月回眸

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革命的星星之火在母瑞山从未熄灭

用生命守护革命火种

1901年6月，符明经出生于海
南琼东县（今琼海市）角塘村的一户
贫农家庭。1920年秋，符明经考进
琼东县立一高小学。杨善集到该校
任校长期间，他在学习和思想上得
到杨善集的指导和帮助。1926年
夏，他成为中共党员。

1927年4月22日，国民党琼崖
反动当局发动反革命事变，琼崖地
委发出紧急撤退的通知。当天，符
明经正在海口，获悉国民党右派正
在海口、府城相继进行大搜捕，立即
从府城赶到嘉积，向琼崖仲恺农工
学校的领导同志部署转移工作，同
时通知琼东、乐会、万宁、陵水等县
农训所学员和农民武装人员尽快撤
回乡村，伺机行动，从而保存了琼崖
东路的革命力量。

1928年年底，琼崖苏维埃政府
机关和红军在王文明的领导下，转
移到定安县的母瑞山区，建立革命
根据地。符明经受王文明的委派，
同琼东县委书记冯世江等留在琼东
县的珍寨、里文和长坡的沙浦岭、彬
村山一带潜伏坚持活动，逐步把琼
东县受破坏的党组织和群众组织恢
复起来。

1929 年 7 月，特委领导机关
在海口被破坏。8月中旬，在澄迈
县委书记冯白驹的提议下，由王
文明主持，在定安内洞山召开了
各县代表联席会议。符明经代表
琼东县委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回
到琼东后，恢复和健全党和群众
组织，使琼东县的革命形势得到
迅速发展。

1932年8月，符明经和特委书
记冯白驹，琼苏政府秘书长王业熹
等率领党政机关及红军警卫连100
多在母瑞山坚持斗争，直到1933年
4月才突围下山。

1943年夏，符明经调往琼山县
抗日民主政府任县长，他积极领导
和组织人民反对日军“蚕食”“扫荡”
的斗争。

1946年4月，国民党四十六军
倾其全力向解放区发动新的“清
剿”。在敌人的包围封锁下，同志们
饮污水，吃生鱼、生虾、生蟹，躺在泥
泞中藏身，坚持艰苦斗争。

6天后，琼山县委书记陈说派
人潜入茄芮山，提供了敌人的布防
情况，县府人员分为三路突围，两路
队伍突围成功，而符明经带领的突
围队伍却因地理环境恶劣和敌人追
击，伤亡惨重。他在协助同志渡沟
时溺水牺牲，时年45岁。

（本报定城3月16日电）

1928年底，琼崖土地革命转入
低潮。为了打开琼崖革命武装斗
争新局面，琼崖革命委员会主席、
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率领 130
多名红军和部分赤卫队、琼崖苏维
埃政府直属机关、附属单位军械厂
人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来到
母瑞山。

“国民党在母瑞山地区的统治
力量比较薄弱，有利于革命力量的
发展，因而王文明等决定在这里开
辟革命根据地。”定安县党史中心副

调研员崔开勇说。
1929年1月，琼崖苏维埃政府

机关和红军战士等600余人到达母
瑞山不久，国民党第十一军第十师
师长蔡廷锴部渡海，对琼崖革命根
据地和红军进行“围剿”，并疯狂向
母瑞山扑来，将600多人困在山里。

为了打破敌人对母瑞山的封
锁，王文明一方面组织干部、战士
悄悄深入周围村庄，宣传红军的政
治主张和政策，取得了群众的信任
和支持。另一方面，又组织人员烧

山开荒，进行生产自救，先后开辟
了3个红军农场，种植了水稻、番
薯、瓜菜等作物，在生活上渡过了
难关。

1929年三四月间，蔡廷锴部因
蒋桂战争的爆发陆续调离琼崖，“围
剿”母瑞山的兵力逐步减弱。王文
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创建母
瑞山革命根据地的步伐。他在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建立琼崖红军军事政
治学校和民众训练班，加强骨干培
养工作，同时还办起了军械厂、红军

医院、印刷所、粮食加工厂、缝纫组、
商店等。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是琼崖革命由挫折转向复兴的新
起点，标志着以王文明为代表的琼
崖共产党人，对琼崖革命形势的认
识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代表着
琼崖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方
向。”崔开勇说，革命的火种在母瑞
山得到掩护，又从这里掀起革命的
狂澜，因而母瑞山也被称为“琼崖
革命的摇篮”。

艰苦岁月里 琼崖革命走向复兴

如今的母瑞山已成为红色旅游胜地。 通讯员 张博 摄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本报记者 刘梦晓 翻拍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的
母瑞山山清水秀，过往的历史风云
深藏其中。

“现在的母瑞山漂亮多了，路好
了、楼多了、人也多了。真是一年一
个样。”家住母瑞山七队的83岁老
胶工韩秀英见证了这片红色热土的
变迁，从茅草房到瓦房、平房，到如
今的琼北特色小楼，从披荆斩棘开

荒种橡胶，到如今家家办起民宿吃
上旅游饭，母瑞山的变化让韩秀英
感慨万千。

海垦控股集团投入资金进行改
造后，母瑞山七队家家户户住上了
楼房，每家预留两间卧室共4张床
作为民宿，供到母瑞山革命教育基
地培训的学员或者到此参观的游客
使用。

2014年至今，定安县委、县政
府总计投入1.04亿元用于母瑞山
革命老区的升级改造，不断提升景
区硬件配套，并遵循修旧如旧的原
则，复原红军供销社、红军缝衣组
和红军交通处等10处革命遗址并
完善周边配套设施，形成完整的旅
游布局。

此外，定安县委、县政府还紧密

结合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依托红色
旅游景区开发，吸引周边居民参与
景区内配套服务，支持当地群众参
与餐饮、住宿等经营服务，带动当地
贫困人口就业。

“看看我们现在的好日子，这不
就是当年琼崖革命军浴血奋战，想
要给人民创造的新生活吗？”韩秀英
说。 （本报定城3月16日电）

老区新气象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8个月抗争 革命火种再得保留

1930年1月17日，被称为“琼
崖革命第一人”的王文明因积劳成
疾，于母瑞山病逝，时年仅36岁。

“王文明去世后，琼崖革命仍在
如火如荼地发展，这引起了国民党
当局的恐慌。”王学广说，1932年7
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为了扑灭琼崖
的革命烈火，派其警卫旅长陈汉光
率3000多人赴琼，向琼崖革命根据
地发起第二次“围剿”。

8月8日，陈汉光集中4个营的
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母瑞
山根据地进攻，并把红军军械厂、粮

食加工厂、后方医院等全部放火烧
毁，将粮食、物资洗劫一空。

8月15日，红军再次遭到严重
打击，主力几乎损失殆尽。在敌人
的严密封锁和重重包围下，中共琼
崖特委书记冯白驹、苏维埃政府主
席符明经、秘书长王业熹等带领琼
崖党政机关干部和红军指战员100
多人，在母瑞山密林深处，开始了长
达8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

这8个月到底有多艰难？我们
可以从冯白驹将军所写的《红旗不
倒》一文中体会：“日子在饥寒交迫

中过去……大部分人的肩膀露在外
面，有的光着屁股。个个身上冻得
发青发紫，有什么办法呀！只有像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那样，摘树叶剥
树皮，连在一起，披在身上。男同志
披的树皮像古代骑士的盔甲；女同
志穿起名副其实的‘百叶裙’。大家
走动起来，好像是一群穿山甲。”

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与不停搜
剿，以及饥饿、疾病、寒冷的不断侵
袭下，红军队伍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而此前派出去联络组织的小分队也
全部失散，整个队伍最后只剩下了

包括冯白驹在内的26人。
1933年1月下旬，冯白驹带领

25名战士突围下山寻找失联的党
组织，但未成功，且带路的炊事员李
月凤遭到敌人杀害。

4月，冯白驹等25人再次突围
下山。这一次，他们巧妙地躲过了
敌人的埋伏，经过三天三夜的昼伏
夜行，途经翰林、岭口、龙门、仙沟、
甲子等地，最终回到琼山县长泰村，
并与同在琼文地区坚持斗争的革命
队伍胜利会合，琼崖革命火种也因
此得以保留。


